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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貴
州
畢
節
市
留
守
在
家
的
四
兄
妹
服
毒
自
殺

後
，﹁
留
守
兒
童﹂
這
一
社
會
問
題
再
一
次
嚴
峻

地
橫
在
大
眾
面
前
。
大
約
九
年
前
，
就
留
守
兒
童

問
題
，
我
曾
到
江
西
一
些
村
落
裡
去
採
訪
。
那
一

群
常
年
不
能
與
父
母
團
聚
的
孩
子
，
給
我
留
下
了

難
以
忘
卻
的
記
憶
。

十
四
歲
的
劉
娜
，
當
時
已
讀
初
中
二
年
級
，
她
已

經
不
記
得
從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
爸
爸
媽
媽
常
年
不
在

家
。
懂
事
的
她
習
慣
了
每
天
回
到
家
裡
，
幫
年
邁
的

爺
爺
奶
奶
挑
水
、
餵
雞
、
分
擔
家
務
。
因
為
除
了
她

之
外
，
家
裡
還
有
從
兩
歲
到
十
七
歲
的
另
外
八
個
孩

子
，
需
要
爺
爺
奶
奶
來
照
顧
。

說
起
一
年
才
能
見
到
一
次
的
媽
媽
，
起
初
一
邊
從

花
生
秧
子
上
摘
花
生
，
一
邊
還
和
我
有
說
有
笑
的
女

孩
開
始
沉
默
了
。
這
個
淳
樸
的
鄉
村
少
女
不
習
慣
用

﹁
思
念﹂
、﹁
想
念﹂
這
樣
文
氣
的
詞
語
來
形
容
自

己
對
媽
媽
的
牽
掛
。

﹁
如
果
每
天
放
學
回
來
，
能
跟
媽
媽
說
一
句
話
，

我
就
是
最
幸
福
了
。﹂
過
了
好
長
一
陣
，
劉
娜
才
低

聲
說
了
一
句
。
手
中
正
在
摘
的
花
生
似
乎
顯
得
沉
重

起
來
，
摘
花
生
的
手
指
亦
不
甚
靈
活
。

劉
娜
的
弟
弟
劉
寶
森
開
始
讀
初
一
了
。
奶
奶
在
廚

房
裡
，
忙
活
着
為
遠
道
而
來
的
客
人
做
好
吃
的
，
他

便
埋
頭
坐
在
鍋
灶
前
認
真
地
添
着
柴
火
。
半
乾
的
柴
火
冒
出
了

嗆
人
的
煙
，
整
個
廚
房
都
籠
罩
在
悶
悶
的
氛
圍
裡
。

這
個
十
三
歲
的
少
年
靦
腆
而
不
善
言
辭
。
當
我
問
他
，
如
果

在
學
校
裡
受
了
委
屈
的
時
候
怎
麼
辦
呢
？
沉
默
了
半
天
，
他
才

低
低
地
說
：﹁
我
會
把
委
屈
放
在
心
裡
。﹂

﹁
為
什
麼
不
說
給
奶
奶
聽
呢
？﹂

﹁
奶
奶
是
不
會
明
白
的
。﹂
…
…

劉
娜
的
爺
爺
告
訴
我
，
他
的
三
個
兒
子
、
三
個
媳
婦
都
在
廣

東
打
工
，
七
個
孫
子
兩
個
孫
女
，
只
能
都
留
給
他
和
老
伴
兩
個

人
來
照
顧
。
已
經
六
十
三
歲
的
劉
老
漢
告
訴
我
，
他
和
老
伴
身

體
狀
況
還
不
錯
，
儘
管
每
天
早
上
四
時
半
就
要
起
床
為
孫
兒
們

準
備
早
飯
，
他
仍
然
堅
持
去
鎮
上
幫
人
家
碾
米
補
貼
家
用
。

採
訪
結
束
時
，
劉
娜
的
另
外
一
個
堂
弟
劉
寶
景
對
我
說
的

話
，
還
在
我
的
耳
旁
響
起
：
我
寧
願
不
要
新
衣
服
、
不
要
每
天

都
有
肉
吃
，
也
不
要
爸
爸
媽
媽
離
開
我
。

那
次
採
訪
中
，
有
個
叫
華
攸
蓮
的
男
孩
也
讓
我
印
象
深
刻
。

在
我
採
訪
之
前
，
這
個
十
二
歲
的
小
男
孩
，
已
經
獨
自
生
活
了

四
年
多
。
為
了
方
便
上
學
，
他
的
父
母
外
出
打
工
前
，
在
離
學

校
不
遠
的
墟
街
上
買
了
一
套
舊
房
子
給
他
住
。
華
攸
蓮
每
天
放

學
，
就
自
己
去
墟
街
上
買
一
斤
米
，
一
天
做
一
次
飯
吃
三
頓
。

我
問
他
為
什
麼
不
一
次
多
買
一
點
米
放
在
家
裡
，
他
有
些
羞
澀

地
說
力
氣
太
小
背
不
動
。

﹁
生
病
的
時
候
，
我
一
個
人
去
醫
療
所
，
看
到
別
的
孩
子
打

針
時
，
可
以
在
媽
媽
懷
裡
哭
，
我
就
很
想
哭
。
但
是
我
咬
牙
告

訴
自
己
不
哭
，
等
晚
上
回
到
家
裡
，
就
躲
進
被
子
裡
一
個
人
放

聲
大
哭
…
…﹂

九
年
前
的
採
訪
筆
記
，
已
經
泛
黃
的
不
成
樣
子
了
。
九
年
過

去
，
這
些
孩
子
們
也
都
陸
續
長
大
。
只
是
，
沒
有
父
母
陪
伴
的

童
年
，
必
定
成
為
他
們
一
生
都
無
法
彌
補
的
遺
憾
。

九個孩子和兩個老人

鄭
氏
在
台
灣
期
間
共
出
版
了
三
本
詩
集
，
除
︽
夢

土
上
︾
外
，
還
有
︽
衣
缽
︾
︵
一
九
六
一
年
，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也
是
該
館
出
版
的
第
一
本
詩
集
︶
和

︽
窗
外
的
女
奴
︾
︵
一
九
六
八
年
，
台
灣
十
月
出
版

社
︶
。

一
九
六
八
年
鄭
氏
應
邀
赴
美
國
愛
荷
華
參
加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一
九
七
零
年
到
七
二
年
進
愛
荷
華
大
學
創
作
班
，

攻
讀
寫
作
藝
術
碩
士
，
獲
得
了
學
位
後
又
在
大
眾
傳
媒
博

士
班
研
究
，
也
在
愛
荷
華
大
學
中
文
系
任
教
。

一
九
七
三
年
轉
到
耶
魯
大
學
，
在
東
亞
語
文
學
系
當
高

級
講
師
。

關
於
在
美
國
期
間
的
詩
歌
創
作
，
鄭
氏
說
：﹁
我
在
愛

荷
華
大
學
讀
的
那
個
創
作
班
，
是
要
創
作
才
能
畢
業
的
，

所
以
非
寫
不
可
，
我
的
作
品
有
的
是
用
英
文
打
稿
。
我
的

畢
業
論
文
、
詩
集
都
是
用
英
文
寫
的
，
因
為
上
課
討
論
用

的
是
英
文
。
其
實
當
時
我
絕
大
部
分
的
詩
是
翻
譯
的
。﹂

鄭
氏
到
美
國
的
那
時
期
，
在
台
灣
出
版
了
三
本
詩
集
，

包
括
︽
鄭
愁
予
詩
選
集
︾
︵
一
九
七
四
，
志
文
出
版

社
︶
、
︽
鄭
愁
予
詩
集
︾
︵
一
九
七
九
，
洪
範
出
版
社
︶

和
︽
燕
人
行
︾
︵
一
九
七
一
，
洪
範
出
版
社
︶
。
後
者

是
紀
念
他
當
年
在
衡
陽
辦
的
刊
物
︽
燕
子
︾
和
成
立
的
燕

子
社
，
其
時
他
們
是
唱
着
︽
燕
子
你
來
自
北
方
︾
的
歌
，

因
他
們
是
從
北
方
南
遷
的
學
生
。

鄭
氏
那
期
間
出
版
的
三
本
詩
集
，
可
謂
扛
鼎
之
作
。
他
的
︽
邊
塞

組
曲
︾
︵
收
入
︽
鄭
愁
予
詩
集
︾
︶
，
蒼
涼
悲
慨
的
情
懷
，
一
瀉
千

里
，
大
有
辛
棄
疾
的
筆
風
，
且
看
他
的
︽
殘
堡
︾
：

戍
守
的
人
已
歸
了
，
留
下

邊
地
的
殘
堡

看
得
出
，
十
九
世
紀
的
草
原
啊

如
今
，
是
沙
丘
一
片
…
…

怔
忡
而
空
曠
的
箭
眼

掛
過
號
角
的
鐵
釘

被
黃
昏
和
望
歸
的
靴
子
磨
平
的

戍
樓
的
石
垛
啊

一
切
都
老
了

一
切
都
抹
上
風
沙
的
銹

百
年
前
英
雄
繫
馬
的
地
方

百
年
前
壯
士
磨
劍
的
地
方

這
兒
我
黯
然
地
卸
了
鞍

歷
史
的
鎖
啊
沒
有
鑰
匙

我
的
行
囊
也
沒
有
劍

要
一
個
鏗
鏘
的
夢
吧

趁
月
色
，
我
傳
下
悲
戚
的﹁
將
軍
令﹂

自
琴
弦
…
…

鄭
氏
的
︽
燕
人
行
︾
詩
中
擊
壤
高
歌
，
氣
勢
如
虹
。
身
置
美
國
中

西
部
的
愛
荷
華
的
鄭
氏
，
引
吭
暢
詠
，
壯
志
豪
情
，
可
謂﹁
狂
飆
為

我
從
天
落﹂
：

未
酬
一
歌

豈
是
／
慷
慨
重
諾
的
／
燕
人
？
從
這
岸
張
望
，
易
水

多
寬
？
／
竟
是
愛
坡
雷
神
十
萬
里
畝
卿
雲
／
五
湖
猶
落
木
，
草
原

諸
州
縱
橫
着
凍
河
／
愛
荷
華
領
一
層
瑞
雪
輕
覆
／
柔
軟
起
伏
的
／
紫

膚
的
胴
體
／
窳
土
已
入
，
黃
石
公
嵯
峨
居
處
／
十
九
年
後
，
自
有
匹

夫
勤
練
錐
法
／
雖
是
罡
風
萬
里
／

而
浪
子
已
喬
裝
，
寬
袍
懷
圖
／
圖
中
有
劍
，
兩
袖
豈
能
飛
舞
？

而
落
磯
山
／
豈
能
遠
足
？
雪
深
七
尺
不
過
是
／
瞬
目
左
右
間

不
可
彈
丸
向
西
／
窮
趕
落
日
／
太
平
洋
正
煉
天
為
水
／
驚
詫
間
，

自
臍
以
下
都
是
浪
潮
／
竟
然
又
是
個
雨
港
／
說
是
…
…
說
是
到
了
西

雅
圖
／
濛
濛
的
西
雅
圖

木
舍
臨
湖
／
舍
內
群
朋
圍
坐

向
火
默
然

／
莫
是
舉
事
的
時
刻
已
妥
定
／
莫
是
／
血
已
歃

杯
已
盡
／
而
星
座

有
席
空
着

一
樽
酒
卻
／
炙
着
／
莫
是
等
我
？
／
恕
我

駁
氣
涉
水

來
得
魯
莽
／
倥
傯
間
未
及
挽
梳
／
我
這
顆
／
欲
歌
／
欲
飲
／
欲
擲
的

／
頭
顱

（
說
鄭
愁
予
之
五
）

引吭高歌

之
前
寫
了
中
醫
及
其
他
療
法
，
收
到
讀
者
對
各
樣

非
西
醫
療
法
的
詢
問
。
當
中
大
家
最
有
興
趣
是
薑
和

薑
黃
油
，
的
確
用
油
是
十
分
方
便
，
因
為
不
用
餵

食
，
小
孩
子
一
歲
以
下
，
用
各
類
精
油
的
爭
議
性
較

大
，
可
先
學
中
醫
的
小
兒
按
摩
，
清
肝
肺
經
、
六

腑
、
天
河
水
，
開
天
門
，
還
有
捏
脊
，
大
家
可
分
別google

一
下
，
有
圖
容
易
學
一
點
。
記
得
手
法
是
輕
掃
便
可
以
，
如

我
們
滑
手
機
的
力
度
。

薑
及
薑
黃
都
有
扶
正
免
疫
系
統
的
功
用
，
但
小
孩
子
較

難
入
口
，
用
油
是
最
方
便
的
選
擇
。
一
般
而
言
，
只
是
流
點

鼻
水
，
症
狀
不
明
顯
，
不
知
會
愈
趨
嚴
重
，
還
僅
屬
輕
微
排

寒
，
於
是
在
不
用
藥
前
，
可
用
薑
或
薑
黃
精
油
以
一
比
十
稀

釋
溝
椰
子
油
，
塗
於
腳
底
。
我
的
孩
子
通
常
會
多
流
鼻
水
，

甚
至
突
然
咳
嗽
多
一
天
，
第
三
天
會
完
全
沒
事
，
鼻
水
也
沒

有
了
。
我
們
通
常
在
他
入
睡
後
塗
，
有
一
次
是
半
夜
肺
經
的

時
間
，
他
突
然
起
身
咳
了
很
久
，
明
顯
是
排
毒
反
應
，
因
為

早
上
起
來
，
鼻
水
都
沒
有
了
。
經
驗
判
斷
是
薑
對
風
寒
感
冒

較
好
，
薑
黃
對
疑
似
病
毒
一
類
較
好
，
但
猜
錯
了
也
沒
什
麼

所
謂
，
兩
者
對
人
的
免
疫
系
統
也
有
正
面
作
用
。

當
然
肯
飲
薑
茶
更
好
，
所
以
家
裡
常
備
有
機
薑
及
黑

糖
，
孩
子
其
實
都
習
慣
喝
了
。
夏
天
游
水
後
，
我
們
也
會
給

他
喝
一
點
，
袪
濕
除
寒
。

另
外
，
就
是
小
孩
子
常
常
有
撞
傷
，
尤
其
我
剛
懂
走
路

的
幼
子
。
有
一
個
星
期
是
天
天
頭
上﹁
一
棟
樓﹂
，
我
們
會
給
他
吃

在
順
勢
療
法
班
學
的
山
金
車
療
劑
︵A

rnica
M
ontana

︶
，
我
們
用

30C
的
劑
量
，
吃
一
次﹁
那
棟
樓﹂
已
經
會
縮
小
，
效
果
比
之
前
買
的

山
金
車
成
藥
膏
好
像
較
佳
。
我
說
過
順
勢
療
劑
效
果
非
常
迅
速
，
且

副
作
用
近
乎
全
無
，
真
的
很
嚴
重
的
話
可
以
再
服
食
。
但
若
不
太
嚴

重
的
話
，
我
們
會
塗
點
薰
衣
草
油
去
瘀
，
薰
衣
草
油
也
是
很
好
的
皮

膚
油
，
且
有
定
驚
作
用
。

最
後
要
推
薦
兩
種
父
母
的
常
備
恩
物﹁
補
品﹂
︱
︱
天
天
抱
孩
子

實
在
非
常
累
人
︵
孩
子
無
論
多
重
還
是
想
多
抱
他
，
大
的
抱
他
一
起

飛
，
小
的
我
就
當
然
要
常
常
攬
︶
，
一
是
膠
製
的
拔
罐
︵
即﹁
易
罐

療
法﹂
︶
，
香
港
現
在
很
多
地
方
可
買
到
，
我
們
則
從
淘
寶
購
回

來
，
不
用
氣
槍
，
又
易
於
清
洗
，
而
且
能
貼
近
人
的
肌
理
。
一
些
傳

統
拔
罐
難
於
在
關
節
下
罐
，﹁
易
罐﹂
則
應
付
得
很
好
，
還
可
以
邊

吸
邊
拉
筋
。
另
外
，
就
是
家
裡
常
備
艾
條
，
除
了
可
以
驅
蚊
之
外
，

就
是
能
驅
寒
補
身
，
有
時
候
很
累
，
熏
一
熏
艾
草
，
精
神
百
倍
，
而

在
春
天
潮
濕
天
時
，
更
可
用
來
殺
菌
去
霉
。

家裡常備的「醫藥」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前
全
國
人
大
委
員
長
喬
石
逝
世
，
謹
致
悼
念
。

喬
石
擔
任
全
國
人
大
委
員
長
時
，
我
仍
是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和
他
有
兩
次
近
距
離
的
接
觸
。

第
八
屆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
喬
石
被
選
任
為

委
員
長
，
我
的
學
生
李
沛
瑤
被
選
任
為
副
委
員

長
。
李
沛
瑤
是
一
位
非
常
尊
師
重
道
的
人
，
信
奉
一
日

為
師
、
終
身
為
師
的
信
條
。
他
在
解
放
前
一
九
四
七
年

期
間
，
隨
其
父
李
濟
李
濟
深
居
於
香
港
，
他
到
培
僑
中

學
就
讀
初
中
二
年
級
A
班
，
剛
好
我
初
出
茅
廬
擔
任
理

化
教
師
兼
任
該
班
班
主
任
，
和
他
有
了
接
觸
。
但
他
讀

了
不
夠
一
年
便
隨
父
親
到
東
北
解
放
區
去
了
，
當
時
蔣

介
石
兵
敗
如
山
倒
，
北
平
解
放
可
期
。
李
濟
深
等
民
主

人
士
，
是
準
備
解
放
後
進
城
參
加
組
織
聯
合
政
府
。

往
後
他
在
北
京
唸
書
，
大
學
畢
業
後
到
江
西
飛
機
工

程
公
司
擔
任
技
術
員
。
改
革
開
放
以
後
，
民
主
黨
派
要

找
第
二
代
繼
承
父
業
，
他
應
召
擔
任
國
民
黨
革
命
委
員
會
︵
即
民

革
︶
領
導
，
在
第
八
屆
全
國
人
大
，
代
表
民
革
擔
任
全
國
人
大
副

委
員
長
。

第
八
屆
人
大
開
會
期
間
，
他
專
門
到
我
住
地
房
間
問
候
，
極
盡

弟
子
之
禮
。

會
議
期
間
，
喬
石
委
員
長
設
宴
招
待
港
澳
、
華
僑
和
其
他
有
關

人
士
，
筵
開
數
十
桌
。
我
是
敬
陪
末
座
，
李
沛
瑤
見
到
我
，
特
別

把
我
拉
到
喬
石
的
主
家
桌
上
，
加
以
介
紹
。
說
這
位
就
是
我
的
中

學
老
師
。
喬
石
見
狀
，
就
說
坐
在
他
的
一
桌
吧
，
把
我
變
成
主
要

嘉
賓
，
並
且
拍
照
留
念
。

自
此
，
喬
石
對
我
有
個
印
象
。

到
了
回
歸
之
前
，
成
立
香
港
基
本
法
委
員
會
，
直
屬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
我
被
聘
任
為
第
一
屆
基
本
法
委
員
會
委
員
。
並
且
在
回

歸
前
夕
舉
行
隆
重
的
授
予
證
書
儀
式
，
由
喬
石
委
員
長
逐
人
授

予
，
他
見
到
我
時
，
也
許
還
記
得
我
是
李
沛
瑤
的
老
師
︵
其
時
李

沛
瑤
已
被
偷
取
相
機
的
竊
匪
殺
害
︶
，
竟
叫
我
一
聲
老
師
，
令
我

有
無
限
感
慨
。

喬
石
稱
我
一
聲
老
師
，
是
知
道
我
終
生
從
事
教
育
事
業
，
還
是

因
為
我
曾
是
副
委
員
長
李
沛
瑤
的
老
師
，
這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喬石逝世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最
近
，
天
主
教
教
宗
方
濟
各
︵Pope

Francis

︶

發
表
教
宗
通
諭
，
呼
籲
各
界﹁
有
必
要
在
此
時
此

地
，
立
即
採
取
果
斷
行
動
，
以
抵
抗
全
球
暖

化﹂
，
更
提
出
大
家
要﹁
聆
聽
地
球
和
窮
人
的
哭

泣
聲﹂
，
否
則
恐
怕
要
自
食
惡
果
。
他
強
調
，
地

球
遭
受
的
許
多
破
壞
，
是
人
為
的
，
因
此
應
由
人
類
負

責
作
出
改
變
。

其
實
有
關
環
保
的
問
題
，
是
近
十
年
的
熱
點
，
而
天

命
去
年
出
版
的
︽
二
零
一
五
年
羊
年
八
字
批
命
運
程
︾

中
，
︿
世
界
之
天
運
﹀
及
︿
美
國
之
天
運
﹀
一
節
，
已

發
出
過
與
教
宗
相
類
似
的
提
醒
，
呼
籲
各
國
的
領
導
及

世
界
上
的
所
有
人
，
絕
不
能
再
對
環
保
問
題
坐
視
不

理
，
更
不
能
對
地
球
所
承
受
的
人
為
損
害
能
力
過
分
樂

觀
，
因
為﹁
當
下
正
是
一
個
陽
氣
過
盛
的
年
代﹂
，

﹁
我
們
將
被
迫
面
對
各
種
陽
盡
而
生
的
毀
滅
性
大
災

難﹂
︵
運
程
書
第
11
頁
︶
，
我
更
絕
對
相
信﹁
危
機
已

經
迫
在
眉
睫
，
是
時
候
坐
言
起
行
，
一
起
為
環
保
而
努

力﹂
︵
運
程
書
第
13
頁
︶
。

天
命
有
此
一
說
，
原
因
在
於
為
美
國
卜
得
的
卦
象
是

﹁
離
卦﹂
，
所
謂﹁
離
為
火﹂
，
除
了
可
代
表
軍
事
、

光
明
之
外
，
結
合
社
會
現
實
考
慮
，﹁
火﹂
亦
同
樣
代

表
能
源
，
因
此
天
命
便
推
斷
，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
美
國
在
能
源
政

策
上
︵
尤
其
在
環
保
這
方
面
︶
會
有
所
表
現
。
不
過
，
從
世
界
的

角
度
看
，
今
年
世
界
之
天
運
所
得
的
為﹁
六
沖
卦﹂
，
表
示
動

蕩
，
所
以
各
國
領
袖
雖
然
將
共
同
在
環
保
及
經
濟
等
項
目
上
合
作

及
努
力
，
但
成
效
卻
不
會
顯
著
。
正
是
由
於
此
卦
帶
來
的
擔
憂
，

天
命
便
在
書
中
亦
有
呼
籲
各
國
和
平
聯
手
，
希
望
在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一
事
上
再
作
更
大
的
努
力
。

稍
作
一
提
，
教
宗
通
諭
被
視
為
對
全
球
十
二
億
天
主
教
徒
的
指

引
和
教
導
，
社
會
各
界
︵
不
論
是
否
天
主
教
徒
︶
都
會
關
注
。
從

國
際
媒
體
的
報
道
、
各
國
作
出
的
回
應
，
便
能
知
道
其
地
位
之

重
。
天
命
的
影
響
力
當
然
不
及
教
宗
，
但
能
與
教
宗
所
見
略
同
，

實
為
天
命
之
榮
幸
，
亦
激
勵
着
自
己
日
後
繼
續
關
心
社
會
、
胸
懷

天
下
，
利
用
所
知
所
識
，
知
天
命
而
慰
人
心
。

抵抗全球暖化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很早我就盼望着去長清大學城逛逛，沒想到的
是，好事成雙，兩場活動只相差幾天，一星期內
我竟去了兩趟大學城。
從市區驅車五十分鐘，來到長清大學城，走進
山東交通學院，感覺就像進入了天然氧吧，滿心
滿眼都是綠色。綠的清新、綠的舒暢、綠的歡
欣、綠的怡情，吸一口空氣，都是異常的清芬。
身居鬧市，煩擾纏身，樓林之間，擠擠挨挨，見
不到半點綠意，一下子闖入郊區，進入到綠蔭的
校園，頓感變得奢侈起來。我彷彿生出一雙翅
膀，能夠自由的飛翔，伸手夠到藍天，仰面親吻
雲朵，這是多麼的愜意啊！
撲鼻的香氣直往心裡鑽，覺得癢癢的，「是什
麼這麼香？」剛一下車，我就迫不及待的問道。
「這是槐花的香味，一會兒我帶你去槐花林，那
裡更香！」接待的男同學介紹。「在我們老家，
母親用槐花作餡的鹹餅可好吃了，我都吃不
夠！」他興奮地說道。
我在家屬大院長大，對槐花的最初回憶，停留
在每年春天大人在院裡用竹竿打槐花的場景。聽
說槐花能吃，我和小夥伴們便七手八腳的伸手摘
一把，擱在手心裡，滿是好奇的品嚐。舌尖舔起
來，小口咂摸，甜絲絲的，柔柔的，好像到嘴就
溶化了。大人將槐花採回家，蒸窩頭、做鹹餅，
會給四鄰送一些，嚐嚐鮮。「不是什麼值錢的東
西，大家都嚐嚐，每年一季！」鄰居說道。
很快我們來到槐花林，奇怪的是，進入槐花林
深處，一時間竟聞不見香味。我被槐花林的綠意
深深地吸引住，確切的說是被引誘住了。置身於
槐花林，我慢慢找到答案，只因身在林中，槐香

洶湧，淹沒了我的味蕾，這真是美的享受。接待
我的同學，似乎對槐花香產生了免疫力，感覺不
到這裡的清馨。這讓我想起台灣作家張曉風的感
受：五月的一天，她去山上看桐花，路遇一婦
人，婦人問：「哪裡有花？」她們有些驚愕。原
來，這婦人住在山上，她對桐花熟悉到了相不知
的地步。「花是樹的一部分，樹是山林的一部
分，山林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是渾然大化的
一部分。」那些同學們才是槐花的主人，我只是
個過客。我幡然醒悟。
「如果哪天心情不好，想逃課了，抱本小說，
或者什麼也不帶，在槐花林隨便找個地方呆上一
下午，老師也找不到，多自在！」我打趣地說
道，幾個同學哈哈一笑。
第一次到槐花林，逛了一圈，就到了下午演講
比賽的時間，我們便離開，去學院的報告廳。我
意猶未盡，幾天過後，再次來到長清校區。這次
的訪談活動在室外——學院的校友林。此時，我
才對上號，槐花林就是校友林。長清校區創建初
期，就建設了槐花林，種植了九百餘棵槐樹，佔
地近萬平方米，以槐樹寄志、達情，寄託着美好
的祝願。
仔細打量，校友林中還放着多個石磨，令人眼
前一亮，又十分好奇。石磨是農耕文化的標誌，
怎麼搬到這裡來了？我剛想詢問時，學生會主席
就解釋說：「這是我們學院的一大景觀。石磨，
是一種精神象徵。俗語說，『歪了磨，砸了
碾——石打石（實打實）』，傳遞一種『實』的
精神：態度務實、專業扎實、為人誠實。」聽到
這裡，我徒生些許感動。林中還分布着很多石

桌、石凳，其中，有一處石凳圍建的枱子。他介
紹稱是「九思台」，寓意「天圓、地方、人
和」。「九思」出自《論語》：「君子有九思：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
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九思台也
是精神坐標，啟迪學子們學會勞動、學會感恩、
學會寬容、學會自律等等。
參觀的工夫，一些同學已在校友林中佈置訪談
現場。作為訪談嘉賓，我很喜愛這樣的環境，充
滿人文底蘊：槐花四溢，綠意恬然，怡然，又欣
然，安然，我感到從未有過的放鬆。訪談過程
中，我已忘卻自己所處的地方，全身心投入其
中。這一片槐林，是我的福地，氤氳着浪漫的
夢，輕輕地托起，抵達遠方。
槐花林——這綠色，是甜膩的，是清爽的；這
綠意，也是動人的，可愛的。我由衷的羨慕那些
學子們，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生活，實在是美
極了。晨起，來槐花林背單詞、溫功課，鶯啼婉
轉，那是最美好的問候；午後，攜伴來林中散
步，談心，縷縷槐香，是沁入肺腑的芬芳，那是
自然慷慨的饋贈；傍晚，情侶來此約會，你儂我
儂，打情罵俏，映着嫣紅的晚霞，那是浪漫的背
影。如果剛剛下過一場雨，那意境會更勝一籌，
如詩如畫，漾着泥土的味道，蕩着槐花的香氣，
連心也染綠了，濕潤了，「薄暮宅門前，槐花深
一寸」，叫人忘乎所以。
走着，看着，遐思神遊，精神開朗。經常聽別
人說，現在很多大學只剩下考試與論文，唯獨沒
有人文。什麼是人文？這個問題就像「什麼是文
化？」那樣難以回答。我覺得：先有人，才有大
學，才有人文，因此，重視學生，重視學生的個
性與人格，才是大學的「人文」。學院的槐花
林，處處體現對人的教化，無論是石磨、「九思
台」，還是槐花林，都是鮮活的教育載體——帶

着體溫的文化，蘊藉人性的關懷。
槐花林——大自然在地上的豪奢而傾情的一
筆，也是絕美。在論壇上看到學子的詩句：「天
涯交院情，共浴槐花香。」槐花飄香的校園，叫
人無限留戀。季羨林老人對槐花也情有獨鍾，槐
花濃香，為朗潤園平添諸多情趣。「我現在再走
過荷塘看到槐花，努力在自己的心中製造出第一
次見到的幻想，我不再熟視無睹，而是盡情地欣
賞。槐花彷彿也是得到了知己，大大小小，高高
低低的洋槐，似乎在喃喃自語，又對我講話。周
圍的山石樹木，彷彿一下子活了起來，一片生
機，融融氤氳。」槐花，也使荷塘多了幾分亮
色，「荷塘裡的綠水彷彿更綠了；槐樹上的槐花
彷彿更白了；人家籬笆裡開的花彷彿更紅了。風
吹，鳥鳴，都洋溢着無限生氣。」
我也像季羨林老人那樣，製造出第一次見到槐

花的幻想：瞬間，我感覺所有的槐樹都在私語，
微風拂面，綠濤澎湃，赤心赤腳，幾乎微醉。我
模仿朱自清先生的口吻，送給她一個名字：長清
綠。
相比之下，她沒有梅雨潭「女兒綠」的纏綿，
但是，她具有北方的氣質，清新、純粹、堅定、
恆久，能夠洗滌心靈，陶冶性情，熏染靈魂，最
終，槐花入土，連泥土也是香甜的，讓這份綠意
根植大地，這難道不是一種輪迴嗎？長清綠，我
無法將她帶回家，索性把自己的心留在這方土地
上吧。想想，這片槐花林也是校友林，有多少校
友來此懷舊、尋覓，有多少學子在此學習、散
心。那裊裊四溢的槐香，芬芳着我們的心房，還
有整個人文交院。
朗潤園的槐花，有季羨林老人的灼熱目光；玉
淵潭的槐花，有汪曾祺先生的溫情跫音；大學城
的槐花，有莘莘學子們的青春夢想。有夢想，還
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長清綠

百
家
廊

鍾

倩

二
零
一
五
年
該
是
范
冰
冰
的
豐
收
年
。

事
業
愛
情
皆
如
意
，
她
投
資
兼
主
演
的

︽
武
則
天
︾
大
受
歡
迎
，
收
視
甚
佳
，
更

為
她
帶
來
蜜
運
，
與
李
晨
拍
拖
。

︽
武
則
天
︾
更
正
式
替
范
冰
冰
打
開
香

港
版
圖
，
香
港
觀
眾
對
范
冰
冰
的
認
識
止
於

她
是
經
常
穿
着
華
衣
美
服
，
以
不
同
造
型
在

國
際
影
展
走
紅
地
毯
的
女
星
，
有
時
在
娛
樂

版
會
看
到
她
的
八
卦
新
聞
，
對
她
印
象
不

深
，
直
至
無
綫
購
入
︽
武
則
天
︾
在
黃
金
時

段
播
出
，
范
冰
冰
在
香
港
成
功
扣
門
入
屋
，

內
地
劇
在
香
港
反
應
向
來
普
通
，
︽
武
則

天
︾
卻
收
視
節
節
上
升
，
愈
播
愈
勇
。

其
實
該
劇
有
一
收
視
險
位
出
現
在
張
豐
毅

演
的
李
世
民
駕
崩
，
因
為
︽
武
則
天
︾
開
播

之
初
，
大
部
分
女
觀
眾
都
說
是
為
看
公
認
好

戲
的
張
豐
毅
而
捧
場
，
播
至
中
段
張
豐
毅

﹁
駕
崩﹂
，
少
了
一
個
重
要
台
柱
，
收
視
壓

力
就
落
在
范
冰
冰
和
接
張
豐
毅
棒
、
擔
重
戲

的
李
治
廷
身
上
。
收
視
如
跌
，
范
冰
冰
的
號

召
力
未
必
會
受
質
疑
，
畢
竟
她
是﹁
國
際

范﹂
，
底
子
厚
，
拖
累
收
視
的
罪
名
自
然
由

李
治
廷
承
擔
，
他
的
演
技
會
備
受
質
疑
，
對

往
後
的
演
藝
事
業
影
響
深
遠
，
結
果
收
視
不

跌
反
升
。

李
治
廷
除
演
技
經
得
起
考
驗
之
外
，
更
極

速
吸
納
大
量
粉
絲
，
在
內
地
憑
唐
高
宗
一

角
，
獲
封
史
上
最
帥
氣
皇
帝
，
在
香
港
則
獲

封﹁
師
奶
殺
手﹂
。

說
實
話
，
︽
武
則
天
︾
開
播
首
段
，
李
治

廷
戲
份
不
多
，
面
對
老
戲
骨
張
豐
毅
、
美
艷

冰
冰
姐
顯
得
怯
場
生
硬
，
但
他
進
步
神
速
，
漸
見
信
心
，

懂
得
把
握
節
奏
，
正
式
登
基
後
，
演
技
趨
成
熟
，
盡
展
成

熟
男
人
的
帝
王
魅
力
，
一
派
皇
者
風
範
，
多
層
次
演
繹
都

能
拿
捏
準
確
。

李
治
廷
轉
戰
內
地
才
短
短
兩
年
便
上
位
，
范
冰
冰
功
不

可
沒
。
她
起
用
李
治
廷
應
不
因
他
的
名
字
與
戲
中
角
色
李

治
只
差
一
個
字
，
而
是
她
有
伯
樂
的
眼
光
，
及
有
膽
色
敢

將
如
斯
重
任
交
託
他
，
結
果
兩
人
攜
手
大
豐
收
。

范冰冰 李治廷攜手大豐收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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